德国小学的育人之道

2013-09-29 
 现代与经典

久闻德国教育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完美的系统，但一直是道听途说，真正亲眼看到和亲身体验到活生生的德国教育是在去年的冬天。受德中友协的邀请，我们一行15人，成为德国西部的莱茵兰·法尔茨州接待的首批教育考察团。　

　　以下是两个儿童教育科研工作者眼中的德国教育片断，这些片断也许能作为一个参照，帮助我们的父母和老师了解一种优秀的文化背景和传统是如何深入地渗入到教育各个环节的。　
　
　　貌似随意的分组教学　
　
　　我们看到的13所学校不是依着乡间的树林，就是傍着低矮的山丘，贴近自然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即使是在下课的10分钟里，孩子们都可以打开后门，冲上山坡或树林，纵情奔跑一番。　

　　著名的波兰登小学就坐落在山边。走进教室，你会发现学生的桌子放得非常随意，都是倾斜的，平行的四组呈麦穗状，黑板旁边靠近窗子的地方，还斜斜地摆放着教师的办公桌。教室的墙边是高低不一的架子和柜子，但很和谐，很有家庭氛围，很温馨。　

　　教室并不安静，不时会有低语和谈论声，但不吵闹，因为说话的声音显然是有意识地压低的。教师经常被靠近办公桌的那组孩子召唤，走动的有时是老师，有时是孩子，一望便知是问问题，但大家都是笑眯眯，轻声细语之后各归其位。后来有机会与老师攀谈，才知道课桌并不是随意摆放的，其中自有玄机。原来四组倾斜的桌子是分组围坐的，离办公桌最近的是低水平组，是需要更多关心和辅导的，依次是中水平组，高水平组，而这种分组围坐的课桌摆放方式，是德国小学的常规，其中渗透的是教育者设计的机智。　
　
　　五颜六色的板书　
　
　　波兰登小学的黑板是多层的，像一个有几重门的柜子，打开一个双页门，后边还有一个双页门，再后边才是个整块的黑板，因此教师一周的作业和板书都可以留在黑板上，不同的科目只需打开不同的门就行了。
　　
　　黑板很有趣，黑板上的字也非常有趣，因为上面的字是五颜六色的，不是黑白鲜明的，有点像我们的黑板报，花里胡哨的。但仔细看来，板书花哨得来还是有规律的。同行的几个老师都发现了这个问题，唧唧喳喳地悄声讨论起来，校长过来解释了一番。　　

　　原来这也是德国很普遍的教学常规，配合个别化的教学目标。三种颜色代表三种不同水平，比如，红色代表所有学生都要完成的题目，黄色是中高水平必须完成的，绿色是高水平学生必须完成的。每个题目后边还有个括号，括号里边的不同颜色又分别代表独立完成，讨论完成等，根据这样的约定，不用解释孩子们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正是因为有类似这样的教学设计，德国的小学教室貌似无序，但却有很多内在的规则支持着有序的运作。　　
　
　　弹性的作业制度　　
　
　　当我们了解了波兰登小学的弹性作业制度的时候，我才更深的了解到教学管理如何为理念服务。　　

　　德国教室的多层黑板和板书的五颜六色都服务于他们的弹性作业制度。这间学校的孩子不是每天都交作业的，而是以周为单位向老师交作业。按他们的常规，每周的星期一要领取一周的作业，而在一周中学生可以自行安排自己做作业和请求老师辅导的时间，教师只在学生主动要求下提供个别辅导，而实施终点管理，周六收作业并做出反馈，及时强化和矫正。　　

　　这样的制度为孩子提供了自我管理的机会，在不断的循环和调整中，孩子们会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时间，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学习真正变成了孩子自己的事情，中国父母非常苦恼的“皇帝不急太监急”的局面迎刃而解。
　
　　弹性作业制从机制上完成了从“要我学”向“我要学”的转变，解决了学习动力问题。而且孩子在亲身的自我管理实践中学会了自制，也积累了智慧。这种制度很值得我们的小学借鉴。

　

游戏化的教学规则　
　
　　中国的一位老教育家曾经很诙谐地讽刺过中国的制度和行为倒挂的局面，他说“写在墙上的，是大家都不准备遵守的。”　

　　在德国的很多小学教室的墙上，我们也看到许多以图象表示的行为规范，和我们不同的是，这些行为规范都是孩子们自己提出，讨论决定后画出来的。　

　　由于图画炮制者不同，墙面上的画也是五花八门，形态不一，但共同特点是稚气，拙朴。而一个大家看不到的特点，那就是这些规则都来自孩子们的内心，是他们自己的约定。　　

　　在当地著名的诺斯塔东方小学，我们曾经就图画的意思问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他告诉我那是不要打架的意思。就这个话题，我们询问了东方小学的校长，他是一个崇尚传统的老先生，也是一个慈父般的校长，他说各个班级的制度是由孩子讨论而定的，比如在学校不打架，不大声喧哗，同学要互相关心等等，规则定下来就请孩子们一起画出来，然后寻找出最好的挂在墙上，大家认同的下边有个“勾”，大家都不认同的图画上会有个大大的红红的“叉”。以此为据，孩子们要控制自己的行为。　

　　在几年的学校生涯中，孩子们还要不断增减和调整班级的制度。这种设计不仅符合孩子道德行为形成的规律，也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民主、自制和重承诺的种子，为他们未来适应社会作了很好的准备。　
　
　　随意进出的安静角　
　
　　在德国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教室里，都有一个独立的区域称为安静角。　

　　幼儿园的安静角是半开放的，安全的，里面有柔软的垫子和抱枕，还有洋娃娃和公仔，3－6岁的孩子可以在里面翻跟头，也可以在里面与洋娃娃相拥，满足自己肌肤贴近的要求。　

　　小学的安静角倾向于封闭，一般三面是柜子一面是布帘，里面有沙发，桌子和书籍。在上课期间，如果哪个孩子想独处，可以自行进入这个区域，老师不会干涉他，但老师会格外关注这个学生，因为他的行为暴露了他心理上的需求。　

　　高年级的安静角往往是一张单独摆放的桌子，有时候桌子放在教室里，有时候则放在走廊里，想独处的学生可以离开座位坐到那个座位上。
　　
　　我们曾经与在安静角独处的学生聊天，他们的回答是：“只是不想坐在教室里，想一个人呆一会儿。”其他学生也是一副见怪不怪的表情。
　　
　　这种制度让我们感到非常新鲜。这种设计至少起到帮助孩子们积极面对自己的情绪和情感的作用，同时也给老师提供了可观察的外部行为，为进一步的支持性帮助提供了可能。记得在一本关于德国大学精神的书中，提到了寂寞，作者认为德国大学的杰出成就与耐得寂寞有关系，而基础教育安静角的设计其实已经把对独处的需求合理化了。独处是精神的放飞，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　

“他说他不冷”　　
　
　　促成我们德国之行有很多穿针引线的人，他们当中有德国人、华裔德籍人，还有嫁给中国人的德国人。后面说的这个人就是“刘太”，她曾经留学湖南大学，获得中国语言硕士学位，应该算个中国通了。在我们参观的过程中，刘太一直作为我们一行的德语翻译陪伴着我们，同时陪伴我们的还有她的儿子刘昌明，一个10岁的小男孩。　
　
　　刘太非常重视对昌明的中文教育，所以当听说我们这个中国团到来时，就建议昌明提早做完周作业参与我们的活动。我们是在去年11月下旬到达德国，正值德国的冬天，我们都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寒风拂面会感觉到些微的刺骨。第一次见到昌明的时候他穿着一件夹外罩，脸红扑扑的，不时会缩缩脖子抵御寒冷。出于职业本能，我们非常关心地问他是不是很冷，他听懂了，然后摇头。第二天开始下雨了，湿冷湿冷的，我们都跺着脚小跑，希望感觉可以好一点，温暖一点，而昌明依然是空空的一件夹衣。看他缩紧的上身，我过去摸了一下他的手，冰冷的。恰好刘太走过，我叫住她，问她为什么不给昌明加衣服，穿这么少会冻坏的呀。刘太的回答让我们吃惊：“他说他不冷！”表情非常平和，没有丝毫的内疚。后来在卡特小学我也见到类似的情景，孩子们只穿一件薄薄的衣服在室外奔跑，兴趣盎然。我突然觉得冷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也许我们太习惯于用自己的体验代替他人了。　　
　
　　圣诞节的小马　　
　
　　在一个特殊的小班里，10个可爱的孩子围着一位老师上泥塑课。因为圣诞节马上要来到了，老师正神采飞扬地给孩子讲耶稣在马槽里诞生的故事。桌面上摆满了各种不同造型的小马玩具，这堂课的主题就是用泥巴做一只小马。一个可爱的金发小男孩吸引了我们，他专注地摆弄着泥巴，其他孩子的嬉戏一点也干扰不了他，完全沉醉于自我世界之中。我坐在他旁边，静静地观察他的制作过程：揉、搓、拍、捏……手法熟练且很有激情。这过程显然使这个男孩快乐。半个小时过去了，小马终于做好了，小男孩笑了，得意地举起它，让我给他的小马拍照。“还有。”小男孩自言自语，又迅速地捏了一只像直升飞机般的翅膀安在小马身上。“小马又会飞了！”我不由伸出大拇指，给小男孩一个无言的赞美。　

　　课后，这个班级的老师告诉我，这些孩子都是不同类型的学习障碍儿童，经过心理医生的测试作出判断后而组成这样一个需要特殊辅导的班。这些孩子并无智力问题，他们甚至是智力超常的儿童，他们专注某样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并表现出极大的学习兴趣与天分，但面对不感兴趣的事物，大脑便会出现一片空白，无法正常听老师讲课，德国教师称这种现象为“黑箱现象”。　

　　这种教学班除了有正常教学的老师以外，还配有专门的心理辅导老师。这些孩子经过一到两个学期有效的训练后，百分之百都可以进入正常班级学习，而做圣诞小马的那个金发小男孩便是一个很有绘画天分的孩子。积极鼓励孩子天分的张扬，而又采取措施极早纠正我们称之为“偏科”的学习行为，我认为这是德国教育中人性化感人的一面。　　
　
　　培养精英学生的教室　　
　
　　我们参观的学校中维雅霍夫是唯一的一间文理中学，这是个有170年传统的私立学校，培养出很多优秀学生。维雅霍夫中学坐落在多纳斯贝格山下，校舍是典型的巴洛克风格，古典华美。　

　　当我们到达高中部的时候非常吃惊，因为我们没有见到秩序井然的课堂，到处可见的是在走廊中穿行的人群，男女学生都高大成熟，两相比较，我们反倒更像是中学生。　

　　参观的教室中，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科学实验室。教室不大，大约50平方米左右，依然是朴实得像家庭一样，温暖方便，桌面摆着很多仪器，很精致的。最吸引我的是一个关于地壳变化的模型，是用玻璃缸和砂土做出来的，可以将地壳演化的过程呈现出来，模型很精美；还有摩擦起电，凸透镜原理等，一切都很普通，像我们的学校中的物理实验室一样，买来仪器展示出来而已??如果细看教室还没有我们的教室规范呢！因为我觉得这里更像是科学家的个人实验室，实用但凌乱。　

　　然而，由我的一个问题所引发的谈话让我完全改变了看法，并因自己的自大而惭愧。我的问题是：“一个这么小的教室如何能够容纳一个班的学生上课？”回答是：“从来没有那么多学生同时来这里上课，这个教室是为真正热爱科学并打算做真正科学研究的同学准备的，本校有很多毕业生从来都没有来过这个实验室。”　

　　回答我的是科学室的辅导老师，一位科学博士。她继续介绍说，教室中的所有科学仪器都是由学生亲手制作的，学校为他们提供一切必须的材料。而在这个学校中有十几个这样的教室，其主旨是为精英学生发展个人特长和兴趣提供辅导，这样的教室包括物理、生化、数学、音乐、美术、语言和体育等多个学科，孩子的所有兴趣和特长都是被鼓励的。每周的课程中都有3个小时的自选学习时间，他们可以用这段时间培养和发展他们的特长。看到这里，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严谨的校长为什么钢琴弹得那么好，而音乐老师何以精通十几种乐器了，特长教育与常规教育原来是那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　

　　短短的十几天时间，我们不敢说了解了德国的教育，也不敢对德国的教育做什么判断，但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们处处看到德国教育对人的关注，也看到德国人在教育设计上的智慧。而这些??是好的教育都应该有吧

